
迄今为止，有关现代诗公认的统一批

评标准暂时无法建立，但不等于诗歌没有

标准。其实，诗歌的标准一直就存在于我

们每个写诗者和爱诗者的心中。所以，诗

歌标准的建立是有根据的，也是能够形成

共识的。

犹如等级森严的军、警或其他行业制

服，一目了然的军衔级别体现在将、校、尉、

士肩章上缀钉的彩杠———金、银星徽数量的

多少。如果我们将“元帅”确认为诗界古老的

恒星，譬如：荷马、但丁、弥尔顿、莎士比亚、

歌德、屈原、李白、杜甫……将衔的行星譬

如：庞德、艾略特、叶芝、米沃什、曼德施塔

姆、奥登、阿赫玛托娃、王维、陶渊明……那

么对诗人黎阳的诗歌及其文本综合考察，我

愿意将其写作获得的词衔命名为“少校”。

为什么不是词衔上的将军、上尉或士兵？

其一，写作已逾十余年的黎阳，已经摆

脱了语言的幼稚练习与模仿期（兵衔），并逐

步形成了自身较为稳定的词语发声系统（低

沉、缓慢，略带忧郁的抒情与叙述蓝调）与对

写作的自觉意识（对尉衔的超越）。如果说一

个诗人内心的声音表现为对词语的强、弱呼

吸与对句子、句群的旋律、节奏控制，那么写

作的自觉意识可以通过他的组诗《一粒米就

是一粒故乡》、《舒家大院：楼上楼下》及长诗

《一个人的成都北站》等一些列作品写作获

得认知：能够“有意识”与“创造性”地对一个

题材进行多维度、多角度、多层面的持续挖

掘，令写作尽可能呈现出所描述对象空间及

其意义的立体化多指与事物本有丰富性内

涵的整体形象揭示。

其二，从文本的“四动”（情感层面的“感

动”、精神层面上的“撼动”、诗性思维层面上

的“挑动”、语言层面上的“惊动”）与创作力、

影响、引领及学术意义上，后两项指标得分

几乎为零。而他那首在网络及微信朋友圈流

传较为广泛，获得普遍好评的《母亲》，我更

愿意将其纳入文本“四动”中情感的人伦关

怀与感动层面。这也意味着黎阳诗写在精神

层面上的“撼动”、诗性思维层面上的“挑

动”、语言层面上的“惊动”之三维上仍需深

思与着力，至少，我在《一缕鸟鸣震碎了满目

天堂湾的阳光》、《蓝塔印象》、《喧嚣过后，只

有路灯照耀着沉寂的夜空》、《自嘲或者反讽

（系列）》等诗中看见了这种可喜的苗头与未

来趋势。

在创作力方面，近年来体现在黎阳这里

丝毫没有才尽衰退与减弱迹象，相反，他的

作品数量与质量一直稳定在一个中等或中

等偏上水平。

其三，在人格品质的建设上，黎阳朴

实、真诚、善良的秉性投射在“仁、智、礼、信、

义”范畴，均有上佳表现。这也与他从小在北

方长大，多濡染了燕赵之地的慷慨悲歌之怀

有关。因此，如何做好一个“人”，成为一个

“人”，从这点意义上，首先是大于“诗”且高

于“诗”的。这项指标，黎阳可打满分。

其四，作为一名合格的“内心性”诗人，

黎阳的写作是一种本色写作。无论是模写物

情，事状，还是体贴人理，黎阳的写作透露出

一种质朴、真实、自然的气息。诗人通过漫长

的忍耐性专注倾听，从那样一个将我们埋没

的潜意识、前意识的混沌，或者是黑暗的、蛮

荒的不可见的世界中，提炼出一个可以将我

们自身命运及境遇命名的词来。

从这样的角度来审视黎阳的诗歌，并将

其命名为词衔上的“少校”，显然预示了他

（或许每个诗人）离自我诗写欲抵达的理想

之境，必然有很漫长的一段路要走，同时，也

暗示了他的诗面临有更为宽阔的上升空间，

尽管他有着很强烈的表达欲念与精神诉求。

这不但意味着他要更深学习培养内在的眼

光，如何以透视之“思”去克服词语的现象学

丛林缠绕，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当下被科学、

技术、货币统辖的全球化的日趋平庸与贫瘠

的日常语境中，领悟一个词语自我争取自我

内在生存空间的斗争法则，这样一个严酷洗

炼的过程，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者争取

自我内心纯粹化的过程。

我同意诗人西雅对目前黎阳诗歌状态

做出的另一个判断，那即是黎阳诗歌的“家

常性”———“显然这源于他对家常事物的熟

悉和把握，这种家常性，使读者能够在最短

的时间内抵达诗人的内心世界，搭起心灵沟

通的桥梁。在诗歌的江湖，黎阳的另一个雅

号：“黎少校”将跟随他的这些“家常菜”继续

浪迹在心灵滋味的天涯海角，尝尽人世冷

暖，历经生存苦难的风浪磨砺，直至“话至沧

桑语便工”，直至他的词衔依凭自身写作内

部的力量再次上升。行文至此，我忍不住要

将他的一首诗贴出作为本文的结语，以告诫

那些没挨过饿，而不懂得珍惜一粒米犹如珍

惜一粒词的诗人与相关人群：

总要为一粒米弯下腰 // 说到一粒米，

总有异样的眼神 / 划碎宁静 劳碌的身影 /

不停地弯下腰，去捡米 // 总要吃着碗里的，

还要 / 看着锅里的，看着 / 米袋子，看着粮

囤 // 只有善良的人，才能懂得 / 一粒米的

价值，只有经历过 / 才能分得清楚一粒米的

内涵 // 总有人看不清楚一粒米 / 因为他们

没饿过

我喜欢如荷花般清雅别致的女人，她们

的笑脸恰似天边那一缕如霞的朝阳，温暖灿

烂，当她们浅笑嫣然地向我走来，我就忍不

住要在心里感叹“女人如荷”，她们莲步轻

移，长发飞扬，似一串流动的音符;如一首优

雅的五言绝句; 更似一株含苞待放的小荷

……

清晨，她们习惯了要对镜梳理自己如丝

的长发，有时也会略施粉黛，脸上的笑容温

暖洁净，如一缕荷香，沁人心脾，如果你刚好

从她的窗前经过，你会被她陶醉。清晨的阳

光透过窗户，携一缕栀子花的清香，伴她们

走出梦境，于是她们如花的笑靥从容绽放

了，清新、淡雅而又俏丽。回眸间，她们便成

了一朵朵真真儿芳香四溢的小荷，如一幅色

彩丰盈却又无比清丽的作品，流淌着荷花特

有的风韵。

那如荷花般优雅的女人，美丽是她们的

外在气质，从容淡定才是她们的精髓，无论是

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她们都能做到从容面对，

娴静中透着丝丝缕缕的坚韧。她们外表婉约

精致，动作语言矜持大气，一颦一笑，一举一

动，都让人陶醉。每个黄昏，她们总爱拿一本

自己喜欢的杂志，品一盏香茗，静坐一隅，用

那浓浓的书香陶冶自己的性情，练就坦然的

心态，她们的心境会让你不由得想起“静观花

开花落，闲看云卷云舒”的诗句。

她们像荷塘里的青莲，婉约细致，从容

绽放，无乞无求，轮回静守，默默地做自己该

做的事，说自己该说的话，忘我而不丧失自

我。她们既不居高临下，也不盛气凌人，更不

会趋炎附势，低三下四。她们会用自己的才

智，在工作中尽显自己的魅力，这时候，你就

会发现，在她们靓丽的外表下，包裹着的是

中国女人最优雅的气质。

我喜欢这样的女人，如花痴一般的甘愿

被她们迷醉，深夜里，总爱放一曲《出水莲》

铺平心的褶皱，让心灵荡漾在云水禅心的天

际，那里似乎也有一片荷塘，疏星点点，荷香

阵阵，那些如荷花般恬静的女人，静坐一隅，

或望月抚琴，或品香茗，那长长的琵琶桥上，

楠木井边，月光映射出她们清丽脱俗的身

影。

这样的夜晚，水声潺潺，音韵婉转缠绵，

女人如荷，那如荷的女人浅笑嫣然，静静地

徘徊在荷塘边……

沉睡了二十个春秋，你跑进我的梦里。

我惊讶地望着你，你的声音慈祥而温和：“躺

累了，起身回家看看你。”

矮小精悍的身躯西装革履，炯炯有神的

眼睛一如往日般挑剔，一眼瞄准案头的习

作，那是我刚刚节临的赵孟頫手迹《道德

经》。我慌忙起身在书架上翻找出丁酉年第

一期《中国书法》杂志，兴致勃勃地给你介绍

最新的书坛动态，书法名家、青年俊杰以及

书风走向。你从身后的箧筒里拿出一卷十六

岁时最得意的手迹，缓缓打开，流畅的讲解

豪迈大方，看那满卷行草洋洋洒洒，落款题

跋的小楷精致有序。你我双目注视，满满的

爱意。

爸爸半倚在窗台，眉眼像极了你。新婚

的嫂子进门看到你和爸爸，吓了一跳，使劲

揉了揉眼睛，也分辨不出来你和爸爸，只看

到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同时出现在家里。全家

人团团围在桌边问你这些年的消息。二十年

里，为什么一直躺在家里却不醒来看看家

人。你动情地落了泪，为了避开大家的责怪，

你指着奶奶说：“她不也在装睡吗？”随即你

起身，一声声唤她的名字，希望她奇迹般地

从棺材里坐起来。时光太快，你俩相距了十

八年，九十二岁的奶奶醒来后，竟像个孩子

一样不认识你，她满头白发、容貌衰老，与你

西装革履精神抖擞的样子比起来，没有人会

想到你们竟是相伴多年的夫妻。大哥这些年

在生活的磨砺中成长起来，他不止一次地想

起你对他的教诲，既感激你，又埋怨你不曾

醒来一次，积攒了二十年的泪水从眼眶中一

涌而出，深深地跪在地上不肯起来。你抚摸

着他的脑袋，连连点头：“长大了……长大了

就好……”

也许是待的时间太长，你想出去透口

气，便起身走向屋外的雨中，大家挽留你，爸

爸知道你要离开，他转身去给你拿伞。瞬时，

止不住的悲痛扩散在每个人的眼中。我终于

忍不住也跟着冲出门去，紧追在你的身后，

跑进大雨里……

你的背影渐渐消失，朦胧中，我看见

二哥小时候的队伍行列，七八岁的孩子

们———少先队员喊着口号一哄而起，一哄

而落，集体压死一只街头的阿狗。我终于

明白了，为什么从那以后，你再也不想醒

来，一直沉睡在那口漆黑的棺材里。你是

嫌弃孩子们的无知摧残了一只鲜活的生命，

阿狗凄凉地躺在雨里，你俯身将它抱在怀

里，一起离去。雨越下越大，槐荫道上溅

落的雨滴泛起一圈圈涟漪，你消失在巷尾

的拐角，我嘶声力竭地喊道：“爷爷，爷

爷……”

远处回荡着你的声音：“写不好书法，可

不能找男朋友哦……”

清晨的闹钟沸腾起来，吵醒睡梦中的

我，凝重的泪水湿透了枕巾。爸爸推门进来，

一把抱起我。睁开迷离的睡眼：“爷爷，请再

回来一次好吗……”

潮头品茗

潮头论剑

潮头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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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头 Tide

花之语颜（四首）
■（四川）肖雪莲

每一朵花开，都是造物馈赠的甜蜜……

莲花
罗衣垂绿川。只为静候
一阙空灵的梵音，净土便至眼前

何必来世？今生已够美
身似菩提，人间处处即江南

不嗟叹，不思量
如来如往
我只活过最好的模样

翦翦秋水，映彼莲心
亭亭绿盖，荷泽盛世
出淤泥走清涟
于浮世得清欢

恒河流沙
我细数过星辰和月亮
三千红尘，我留下一瓣馨香
这尘世间，我终究留念太多
儿女情长
藕断丝连

七朵花开
我身成佛
佛身在三界，花开在五行
空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玫瑰花
红色小房子，在微风中
成形。清脆的鸟鸣一字一句
吐出春天的密码，怀春的少女
该有怎样的青涩、动人？

谁的大手，伸进紧闭的
芳扉？雨水和季节助纣为虐
爱，终于决堤
你傲视天下，众生匍匐于你的红裙
百花膜拜，丘比特献上烈唇
缪斯也为你朗诵情诗
此时，你恨也疯狂
一身尖刺，把所有途经
刺伤。而无论被你恨过抑或爱过
将怀揣同样的幸福和痛楚

叹！你红裙子的
姐姐，转身变成墙上一滩
蚊子血，你白裙子的妹妹
已成为别人腮边一粒白米饭
所有爱恨，终付渐远春色
藏好走过的山河岁月
且行且爱。你 80 万朵姐妹是神赐
失明老人的厚礼，命令他
退守图书馆，搜罗尽世上所有
神性、含糖的词语
为你谱一曲命运的长歌

玫瑰，深沉的玫瑰
当你垂垂老矣，庭院静寂
年久月深的破房子，无法经受
一声轻咳，时间的灰尘吊子落下
无声，汇入落日下的长河

“玫瑰即玫瑰，花香无意义”

辛夷花
黄昏，你紫色的头颅
低垂。宛若缅怀一段陈旧的岁月
一阵消逝的风和云朵，一个远行的故人
相比低矮的灌木，你卓尔不凡的身姿
仿佛一种抵制之后的和解……

对于美，人类永远深怀贪欲和占有
正如这从幽谷移至花园
并被命名为玉兰的植物
恰是我们的罪证
我们剥下花朵隐密的内核，并吞下
自身酿下的苦果

我的忧伤，恰是满园玉兰
披着同一件庸俗的外衣……

当辛夷花的命运，受制于隐形
刽子手，他们正令我们相信美
是商品，可以通过流水线批量制造
念及那不在山坡上出生的羊
痛楚之余不禁后怕，不知何时被克隆的我们
被赋予千篇一律的面孔，并被配送
相同的体验、感知、幸福和美……

至此，所有的花木已无须独自命名
虽然，比起园中豢养的玉兰
我更爱山中的辛夷花
比起此时的我，我更爱我的替身

菊花
说到菊花，总是思念
东篱的茅屋、月下一棵五柳树
肴案摆着鲜美果蔬、新酿的酒香飘满小屋
早晨荷锄种豆的老伯，正扛着满肩月色
归来

这样的幸福并不常有
勤勉的老农总是口袋空空无钱沽酒
也不会换上稍微体面的衣履
朝见新来的督邮。谁能料？这怪老头
竟为倾慕的佳人写过情诗
十个痴情的愿望教人动容泪流
无酒也罢，反正南山有采不完的菊花
一生都吃菊花的老头
固穷守节也不愿再为官
只爱采菊、酗酒、写没用的诗
整日同飞鸟和云朵没完没了地交谈
醉酒后扔下客人独自高卧南窗
稼穑荒芫也懒得打理

临死前，还平静地为自己写祭文的老头
死了一千多年了
国人还闻见他满腹幽幽菊香

请不要跟我提起那个忧伤的诗人。

此刻的德令哈沉浸在三月的清风里，辽

阔的戈壁像一个人的呐喊，雄浑、高亢、充满

豪情。这尚是一片冻土，阳光从一览无遗的

天穹照射下来，在冻土之上掀起一片耀眼的

白。白刺与沙棘草似乎还未醒来，呈灰白色，

匍匐在茫茫戈壁之上，等待春天莅临。

我期待的鸟鸣尚未出现。

我期待的那片水，在德令哈城以西四十

公里处的怀头他拉草原。

首先看到的是可鲁克湖。只见野鸭和黑

颈鹤在沼泽地或芦苇丛中筑巢嬉戏，见了生

人忙于躲避，翅膀的拍击声和微颤的鸣叫，

让这安静之地顿时有了气氛。马啃食着尚未

长出嫩芽的草茎，一群没有主人看护的马匹

在湖畔有序地朝前行进，马蹄轻盈而舒缓，

像妙曼的鼓点敲击在内心。多么和谐而壮观

的场景，这一切都恰似上天的安排，随意、洒

脱、赏心悦目。我一路看到被岁月和尘埃风

化的沙层像巨石般堆砌在戈壁滩上，高则有

上百米，像历史和动乱的见证者。

约十公里的地方，一块镜面一样的湖泊

映现在眼前，发自它本身的光，像寓言般带

祇着神 的力量。是的，我确定我进入了梦境

般的场景，我看见成群的鱼鸥像天使般盘旋

在托素湖的上空，鸣叫声中带有史前的征兆

和寓意。它们欢迎我吗？我朝它们挥了挥手，

但见刚要落入水面的白影腾地扑棱开来，像

雪片一样模糊我的双眼。

听说托素湖是咸的，我果真就蹲下去尝

了一口，咸中带着一丝微甜。感觉是如此美

妙。望不到尽头的湖泊，水色清澈，绮丽旖

旎，太阳似乎格外眷顾它，直直地照射下来，

使眼前的湖光山色愈加清朗透明。倘若泛舟

湖上，那将别提有多神奇。

托素湖东北角一处被称作“外星人遗

址”的地方，每年吸引众多游人驻足。在外星

人“遗址”，我感觉有种神祇的力量牵引着

我，那种来自天外的磁场———我想应该这样

描述，它的神秘之手正在将我托举和抽离。

此刻天空高悬，湖水清澈，周围没有半点声

响及干扰。也许我正接近于同外星人会晤。

我屏住了呼吸。

这是一块偌大的空地，对应湖面的一侧

矗立着一座高达百米的沙丘，其底端现一洞

穴，据说是外星人曾经住过的地方。洞穴外

面的空地上堆砌了数十处大小不等的石块

儿，只是分不清那座是外星人遗落的，那些

又是现代人堆上去的。

这座宛如天空之镜的湖泊，足以照见内

心和往事，照见唯美的爱情和刻骨的苦难。

是的，那个曾踏足德令哈的叫海子的诗人，

他的如湖水一样漫长的忧伤也必将在此刻

得到复活和苏醒。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辕姐
姐，我今夜只有戈壁辕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辕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辕姐姐，今夜我在德令

哈辕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德令哈，这座边陲小城，星星低垂，远山

如黛，我期待遇见那不曾谋面的诗人，那是

我至亲的兄弟。我将与他谈及喂马和劈柴的

往事，谈及面朝大海的那座房子，如何安放

诗歌和爱情，安放触手可及的战乱和灾难深

重的家国。

夜色中我分明听见一列火车隆隆开来，

它带着尘世的戾气和傲慢朝诗人的躯体沉

沉碾来，一个苍老而趔趄的母亲在黑暗中尖

锐地喊着不。

“不———”，声音凄厉而哀痛，像一道闪

电划破漆黑的长空。

偶然在微信上看到一个问题: 你生命中

坚持最久的东西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作者回

答的那些都不是刻意而为的结果。

我挺赞同这个观点的。我们自身的文化

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并有深远持久的影

响。

记得小时候我在大家的印象中是个文静

的乖乖女，甚至还有叔叔阿姨说我自带白领气

质。于是有人对我爸妈开玩笑说：“这孩子一定

不适合‘粗糙’的培养方法，得养得很细致才

行。”

以前听到这样的说法我还不屑一顾，不

过现在回想起来还真觉得贴合。和从小一起

长大的外向活跃，直爽开朗的堂弟堂姐相比

起来，我们完全是不同画风的孩子。我一直记

得小时候大人第一次带我们去金佛山看雪的

时候，堂弟堂姐一下车就很兴奋地在雪地里

面打滚或是打起了雪仗，而我抓起一把雪后

却直哭着对妈妈说真是冰冷刺骨，要回家。不

过在书法或者绘画方面，堂弟堂姐可能安静

不了多久便想离开座椅，而我可以享受那个

沉静的过程，并且完成一幅幅精美的作品。

我想如果强行让我到沙地里面打滚，手舞

足蹈地表演小品，或者哈哈大笑地讲段子，那

一定尤其不自然。强扭的瓜不甜，强装的样儿

也不像。

有的女生适合开朗直率，配上她们爽朗

的笑声，那不是粗俗野蛮，是自信和阳光；

有的女生适合小鸟依人，加上她们温柔

的话语，那不是弱不禁风，是纯真和善良；

有的女生适合擦脂抹粉，配上她们用心

的修饰，那不是搔头弄姿，是迷情和韵味；

有的女生适合处处小心，加上她们严谨

的风范，那不是扭捏造作，是精致和优雅。

这里我引用著名心理学家张德芬公众号

里的一句话：“一个人的肉体反应，运势机遇，

精神取向，始终是围绕着他的核心气质而走

的。”

我们自身的气质，那个真实的自我是与

生俱来的，每个人生来本就是唯一，又何必苟

同？我们需要明白自我，但是生活中我们也常

常会犯这样的错误，小时候有父母口中的“别

人家的孩子”，老师口中的“成绩第一的同

学”，再大一点有女朋友口中的“别人家的男

友”，老板口中的“别的公司的员工”……在这

样的外界压力下我们会忍不住让自己向所谓

的“优秀”去靠近，强行把自己往定义的框架

里面塞。这种想要“矫正”的想法固然正确，但

事实上很多人并没有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无论是个性，妆容，学习，工作还是爱情都

想一网打尽，做一个痛痛快快，彻彻底底的大

变身。

我们需要明白他人。有的人坚持早起晨

练，或许是因为他的健康出现了一些问题需

要锻炼增强抵抗力；有的人牺牲许多休息时

间去不断写作阅读，或许是因为他的工作发

展需要他不断练习从而提升能力；有的人用

尽心思去讨好上级，或许是因为他希望事业

中能够多多得到一些提拔。意识具有能动作

用，每个人所做出的一切行为无疑都是为了

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好坏。如果明白这个共

性，你只需要按照自己的规划和安排一步一

个脚印地去向当下的目标靠近就好，为何要

刻意模仿别人的行为呢？

我们需要活的明白。适合自己的便有可

能成为自己的，但不适合的永远不会自然。你

不是你的工作，你不是你的表现，你不是你的

成功，也不是你的失败，这些外在的东西，丝

毫动摇不到你真实的内心。强行模仿不是进

步，而是在违逆自己。

庄子有一个观点是“大知在所不虑”，即

有大智慧的人对任何事情都会做到心中有

数，不会被事情所扰。儒家也提出过“我心不

动，应机而动”这类似的观点。人需要明白自

我，明白他人，明白生活，才能过得明明白白，

才能不再患得患失。

明白
■ (重庆)钱妍兴在德令哈

■（江西）彭生茂

女人如荷
■（四川）彭万香

梦醒时分
■（山西）张忠琴

———关于黎阳诗集《成都语汇-步行者的素写》

被文本坦露的词衔或向“少校”本色致意
■（四川）陶春


